
近期，网上悄然流行
起一种穿搭法则：“基础
款就不要再搭基础款”
“上身基础，下身就不基
础；下身基础，上身就不基
础”。这种带有极强反差
感的句式，迅速在网络中
流行开来。随着网友各
种二创玩梗，“??基

础，??就不基础”迅速破
圈，现已演变为万能模板，
广泛应用于穿搭、社交、职
场等领域，并衍生出美食、
健身等场景的“搭配法
则”。如“做法基础，原料
就不基础”的甜品案例；
再如“工资基础，工作量
就不基础”的职场自嘲。

●网络新词语

××基础，××就不基础
丁士舜

三十五

于德福见自己出了丑，
心里不服，耍横不成，又来软
的：“陈会计呀，你看我这个
腿都残疾多少年了，媳妇也
混没了，苦了吧唧地混日子，
你就没点儿同情心吗？”
陈会计说：“我知道你腿

脚早就有毛病，可你没有残
疾证，上级也没你的档案，我
这表里没你名字，你不能怪
我啊。”
于德福把胳膊一轮：

“得了吧，刘大拐他们的残
疾证怎么来的，你敢说不是
你们帮着办的？别像磨坊
的驴蒙着捂眼儿布说瞎话，
你就来句痛快话，我的残疾
证办不办？”
正在这时，李金才和马

怀云走了进来，于德福一
见，跳了起来：“正好，拍板
定案的来了，我的残疾怎么
办吧？”
李金才说：“我一进院就

听见你闹了，于德福，你还有
完吗？我早跟你说清楚了，
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我要
不要带着你去民政局再做一
回鉴定？”
于德福眨巴眨巴眼：“啊，

你找的那人糊弄我，说我俩腿

长短差不到五厘米，差一米
那不是少一条腿？”
李金才说：“你颠脚是

事实，但人家不给你定级，
你没有残疾证，国家政策
是铁的，谁也不能因为你
改政策啊。”
于德福说：“刘大拐是

残疾，我不是，都是上级给
的钱，多少也让我沾巴点
儿，实在不行给我弄个一
次性补贴也行啊。”
李金才板起脸：“于德

福，该给你的少不了你的，
不该给你的不能瞎给。”
于德福歪歪脑袋：“啥

叫该给？啥叫不该给？我
的毛病也是明摆着的，怎
么，都是瘸子，他们就可以
有残疾证，我就没有。”
李金才说：“你别闹

了，你这点儿毛病，根本不
影响劳动，你要是不懒，所
有农活儿你都能干。”
“咦，李金才，你意思

我这瘸是装的，对吗？李
金才，我说你就是站着说
话不腰疼，要不把这瘸脚
让给你，赶明儿你瘸几天
试试，看看干活儿方便不
方便。”
马怀云做了个往下压

的手势说：“行了，李书
记你消消气，于德福的
事好解决。”说着，他拨
通了县民政局的电话，
一番客气后，转脸对于
德福说：“我联系好了，
明天你去县民政局找优
抚科。”然后转向李金
才：“我建议让陈会计跟
于德福跑一趟。”
李金才眼眉立起

来：“于德福，你别给我
添腌臜，谁眼红脚瘸
的，真是的，没事瞎逗
闷子。”
于德福冲仨人一个

坏笑：“反正我也是残疾
人，以后不关照着点儿，
我还会闹。”然后踮着脚
在屋里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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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往期电子报

十月，古典与现代交织的杭
州，本该秋风轻吟，满城桂香，“若
墉若栉，恍入灵鹫金粟世界”。呼
吸之间，“五内芬馥，心清神逸”。
然今年夏季明显延长，且气温偏
高，桂花迟迟未开，玉兰、樱花却
“瓣影红绡，争妍弄色”。

翘首以盼，忽日，秋雨悄然来
临，气温陡降，枝叶飘零，落叶纷
纷。触景生情，我想起了杜甫“无
边落木萧萧下”的诗句，一个忧国
忧民的诗人，写起晚秋之景，竟是如此深情。
秋意浓兮，空气中总弥漫着几分萧瑟却宁静的

气息，这宁静，源于其别样的美。被秋意渲染的美景
何其多。最明显的一种，枫叶火红绚烂，一眼望去，
满满都是深秋的热烈之美。
秋意浓兮，田野里的稻谷和玉米，一夜之间由青

绿变成金黄，这样的稻谷或玉米，滋润饱满，一派丰
收景象。
秋意浓兮，各种菊花竞相吐蕊，形态各异，美不

胜收。秋风中，它们轻轻摇曳，仿佛诉说着岁月的故
事，又似浅唱着秋天的赞歌。而我的母亲每年此时，
就会采下朵朵杭菊，晾晒在院子里，自然风干后，只
需一朵菊花，加几粒冰糖泡茶，抿上一口，清香扑鼻，
回甘悠长，淡雅如清风，令人陶醉，又能解秋冬之困。
秋意浓兮，残荷上的露珠，仿佛儿童的纯真眼

泪，晶莹剔透。茎秆上的裂纹，记录着它们成长中与
风雨抗争的历程。枯败褐色的荷叶，映射着季节的
更迭与生命的轮回。残荷之韵，是晚秋的诗篇，更是
生命的赞歌。用心感受着那一池的静谧与凄美，喧
嚣的尘世中，我们就会得到一份宁静与慰藉。
秋意浓兮，也能让我们的心一下子沉静下来啊，

生命的每一步，因此多了份温柔与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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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是烙饼高手，菜盒
子更是她的拿手绝活。尤其
在夏日，当苋菜吸收了炽烈的
阳光和暴烈的雨水，肆意泼
洒生命力的时候，她便要张
罗着做这一口了。她并不常
做，仿佛菜盒子是一种时令的
仪式，非得等到菜蔬积攒了
足够的能量，非得等到一家人
的胃口都被吊得高高的，她才
肯从容地施展这番手艺。
首先得收拾那些苋菜。

菜是前一天从园子里摘回来
的，母亲只掐苋菜最嫩的尖
儿，摘的时候还带着水珠，亮
晶晶的。洗净苋菜，放在甑
片上晾一晚，第二天一早，外
表干燥的苋菜就会被细细地
切碎，浓郁的、属于泥土的清
新气息，一下子迸发出来。
我总爱在一旁看着。看

她倒面粉，加水，将松散的面
粉揉搓成光滑的面团，然后
用那根两头尖、中间鼓的擀
面杖，利索地向前推。面团
在她手下听话得很，转着圈
儿地延展，接着就能看到面
皮在擀面杖上上下翻飞，卷
上，又擀起，不一会儿，便成
了一片匀匀的、圆圆的薄皮，
像硕大的银盘，静静地铺在
案板上。
最奇特的是她铺菜与撒

蛋的法子。她把高粱秆子做
的馍盘子翻过来，将擀好的
面皮，平平地摊在上面，切好
的苋菜则堆在面皮上，再均

匀地铺开，撒盐，滴香油。她
拿起鸡蛋，用尖头在桌子上
轻轻地磕碎一小块，抠下碎
壳后，以蛋为笔，蛋液为墨，
开始书写篇章——只见她将
手悬在苋菜上空，微微顿一
顿手，那金黄的、黏稠的蛋
液，便如同雨点从天而降，悠
悠地、一圈一圈地淋在菜
上。她的手极稳极匀，那蛋
液也分布得极妥帖，像是给
切碎的菜缀上了点点花朵。
此时，另一张备好的面皮被
飞快地盖上，手指灵巧地在
四周轻轻按实。一时间，馍
盘子上便卧着一个圆满的、
鼓胀的“月亮”了。

在母亲铺菜撒蛋时，鏊
子底下，文火慢燃。母亲托着
馍盘子的边沿，翻转手腕，把
“月亮”顺势拍在鏊子上。片
刻后，那面皮的边缘由白转
透，泛起些微焦黄的斑点。
我仿佛能听见里面苋菜的汁
水被逼出，与蛋液温柔地交
融，发出细微的、无声的合
唱。此时，她用木挑子小心地
探入菜盒子的底部，两只手配
合着，我还没看清楚动作，那
菜盒子便在空中利落地翻了
个身，重新落在鏊子上。露出
的一面，是漂亮的，带着浅褐
色烙花纹路的烙痕，一股浓
郁的、混合着面焦香与菜清
香的暖气，直扑入鼻。

待到两面都烙得恰到好
处，母亲便将这热气腾腾的

“月亮”请到案板上，用刀“十
字”切开，分成匀称的四块。
切开的刹那，最是动人。你
看那断面：边缘是半透明的、
带着韧劲的面皮，往里，是熟
了的、依旧翠绿的苋菜，而其
间，那蛋液早已不是液体，它
凝结成一片片嫩黄的、云朵
似的块状，丝丝缕缕地嵌在
菜的纤维里。菜的清鲜，蛋
的醇美，面的麦香，还有油盐
恰到好处的提点，全都天衣
无缝地融合在了一处。
我总是迫不及待地拈起

一块，顾不得烫手，大口咬
下。外面是微脆的，里面是
软糯的，苋菜略韧，鸡蛋嫩
滑，交织出丰富的层次感。
多年后，我吃过不少精

致的点心，尝过南北各色的
馅饼，但总觉得没有一样能
及得上母亲那菜盒子的风
味。我想，那风味里，不仅有
面粉、菜和蛋的完美融合，还
有她揉进面里的耐心，有她
悬手撒蛋时的专注，有她烙
饼时额上细密的汗珠，更有
家所给予的、最本真的慰藉。
偶尔，我也尝试着做做，

用菠菜、韭黄或任意食材。
不管口味如何变化，咬上去
的每一口菜盒子，咀嚼的都
是旧日时光。那温润的暖
意，从舌尖一直滑落到心底
最柔软的地方，至今不散。

菜盒子里的时光密码
井玉梅

蒙森说：“新酒或许不能
装在旧瓶子里。”
牛博士说：“装了会怎

样？不装又如何？这里藏着
颇为诱人的问题。”

●牛博士问道

酒和瓶
戴逸如 文并图

四十三、就读金陵大

学（5）

复员后校园的暂时平静
已经不复存在，更大规模的
政治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按照我的个性与既往

经历，我应该是很快投入进
步学运，但我回校以后却未
能及时表明政治态度。原
因是多方面的，如入学不
久，对周围情况不大了解，
也没有进步同学主动与我
联络，寒假又完全与外界隔
绝等等。但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青年军联谊会”这个
组织对我有所约束。寒假

期间，预备军官管理局曾经
给所有青年军复员学生发
出通知，要求立即成立各高
校“青年军联谊会”的分会，
但并未告知成立办法与会
务领导候选人。回校以后，
我发现分会已经成立，并选
出王昆山等五人组成干事
会，王被一致推选为干事
长。王昆山是皖北人，退伍
前是宪兵，不属于青年军系
统，所以大家对他很不熟
悉。说老实话，在旧军队，
多数士兵与基层军官都很
讨厌宪兵，仿佛司机之仇视
警察。但是，大家为什么偏
偏选这个宪兵来当头头
呢？据知情同学说，此人好
像原来就与预备军官管理
局有过联系，是管理局指定
由他召集开会成立分会
的。他较有社会经验，能说
会道，办事麻利，所以大家
就一致选他担任干事长。
我们复员青年军来自全国
各地，很多都互不相识，向
预备军官管理局报到并领
取补贴（学费已经免除），由
于都是由个人自行办理，因
此很不方便。金大联谊会
成立以后，首先就把这些事
务统一办理，由联谊会领取

后一并交学校伙食团。当
然，这正是预备军官管理局
对青年军复员学生加强约
束的重要措施，而王昆山便
成为他们的重要依靠。
第一学期，由于金大刚

从成都迁回不久，部分宿舍
尚未修复，我们这些青年军
新生大致有五六十人，都挤
住在一栋宿舍顶层两间面对
面的大房间里，清一色双层
铺，除每人有一个床头柜放
杂物外，别无其他任何桌
椅。我与王昆山恰好同屋，
不过我住在近门处双层床的
下铺，出入比较方便；他却住
在最里面，并且睡在上层。
他似乎有意选的这个床位，
可以居高临下俯瞰全室，我
们的一举一动便都在他的视
线注视之中。我与他从未交
谈过，说不上对他有什么成
见或不敬之处，但有件小事
却引起他对我的不满。我原
先在九中时曾用旧砚台背面
雕刻过一幅自画像，自认为
是一幅比较满意的标准像。
那砚台早就遗失了，但我进
入金大后却未能忘情旧作，
根据记忆用铅笔重新画了一
幅自画像，并且贴上硬纸加
固，放在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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